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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鎮守七龍柱的妖龍全部倒下的那一刻，鎖妖塔裡的結界頓時減弱下來，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奏響了鎖妖塔毀滅的序曲。



鎖妖塔的石壁如同飛天流星般猛烈的墜落而來，李逍遙抱著仍舊昏迷不醒的靈兒和月如驚慌地匆忙躲避，在宏偉的鎖妖塔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任憑你是通天徹底的大俠還是法力強大的妖獸，都無法從中逃脫。



「月如，當心～」



李逍遙眼見一塊巨大的花崗石砸向林月如，急忙出聲提醒，可惜他的呼聲在噪雜的環境中根本不起作用。



一陣巨響過後，颶風伴隨飛沙走石呼嘯而來，李逍遙也失去了知覺，在他昏迷前似乎看到一道不應該屬於塵世的耀眼金光閃過…



林月如在大石即將罩頂前，感覺到腳下的石地變得虛浮起來，身體不受控制地開始旋轉，強烈的眩暈感讓她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中。



「雲碧，馬上輪到妳上場了。噫？妳怎麼穿著套古裝，快去換衣服，客人們都等著呢……」



（這是在和我說話嗎？我這是在哪裡？）



「妳還愣著做什麼？快去啊—」



（肯定不是在和我說話，逍遙哥哥到哪裡去了？）



月如感覺到有人緊緊抓住了自己的手臂，身不由己地被拖到一間掛著琳琅滿目服裝和飾品的房間，天花板上灑下的各色刺眼強光讓她不情願的睜開雙眼，房間裡充斥的濃郁香氣讓人透不過氣來。



「噫？妳不是雲碧？妳是誰？雲碧上哪去了？」



月如面前是一位打扮妖艷，身著大紅繡花高開衩旗袍的中年女子，正圓蹬杏眼，不客氣地打量著月如。



月如剛想開口，「我……」



「嗯，我們團裡居然還有這麼漂亮的姑娘，我之前居然沒發現。好，今天妳就頂替雲碧上場，我親自來幫妳打扮。」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女人是誰？）



女人的手保養得很好，和她抹了厚厚脂粉臉上卻仍無法掩蓋的皺紋相比，簡直不能讓人相信手和臉的主人是同一人。



女人的手解開了月如白色外衫的鈕扣，輕紗般的薄衫滑下她曲線有致的玉體，紫羅蘭色的錦繡肚兜包裹著她平坦結實的小腹，女人的眼中竟也現出渴望的神色。



當月如的長褲也褪到腳踝邊時，全身赤裸地站在房間中央，她全身白皙的肌膚渾然天成，如果維納斯的胴體是西方殘缺之美的極限，那麼月如的身體就是東方絕對的完美。



「奇怪，妳難道從來沒有穿過裙子或短褲麼…」



女人口中默默地嘟噥著什麼，眼中又增加了強烈的嫉妒，但隨即又被貪婪的狂喜所替代。



「來，坐到那邊的椅子上，我來給妳穿衣。」



女人不顧身份，跪下親自為月如穿衣，她似乎把接觸月如的肉體視作莫大的享受。



女人將一條紫色的蕾絲內褲順著月如嬌小的玉足一路向上，經過纖細的腳踝，玲瓏修長的小腿，渾圓的大腿，套在她結實而富有彈性的翹臀上，仔細修剪的草叢透過蕾絲間的空隙隱約可見。



女人的手指掠過月如的私處時，充滿挑逗的動作引起了她輕微的顫慄，少女的羞澀讓她垂下已然被紅暈籠罩的秀麗臉龐。



接著，女人取出一雙薄如蟬翼的吊帶絲襪為她穿上，微紅的肉色與月如的肌膚配合得完美無暇，為月如性感的玉腿和嬌艷的蓮足錦上添花。



然後女人把一件相同色彩的蕾絲胸罩套在月如嬌嫩柔滑的乳房上，細長的絲質後扣為她光潔如象牙的脊背新增了一份成熟和動人。



月如雖然出身武林世家，自幼對大家閨秀的打扮著裝不以為然，而現在看到她的身體在這套優雅端莊的衣飾的裝點下也情不自禁地欣賞起梳妝鏡內自己如花的容貌。



當她沉浸在對自己身體的迷醉中，身旁的女人已然將一襲水藍色的吊帶晚禮服披在她身上，給她穿上一雙淺口中跟的高跟鞋，並將一串璀璨耀眼的鑽石項鏈戴到她白皙的脖頸上。



「好了，大膽上場吧，像妳這樣的姑娘，經過我的化妝後，就算妳站到台上不動，下面那些男人都會被妳迷倒的呢。」



（這句話好熟悉…似乎在哪裡聽到過）



外邊舞台上的嬌媚歌聲似乎已告一段落，報幕小姐嗲聲嗲氣地道：



「接下來歡迎我們歌舞團的新秀－－水中蓮小姐出場……」



月如被半推半拉的邀到舞台上，閃亮的五綵燈光集中在她身上，台下頓時一片寂靜，無數雙男人渴望，女人嫉妒的目光比燈光更加強烈的將她包圍。



場內的寂靜持續了很久，誰也沒有貿然出聲打破此刻無聲勝有聲的意境。直到各人腳下的地板強烈地震動起來，有誰突然大叫一聲：



「地震啦—快跑啊—」



眾人這才從月如傾城傾國，閉月羞花的美貌中清醒過來，慌亂地向出口處擠去。



月如再次感受到了那種虛浮無力的感覺，儘管她使出「千斤墜」的功夫想要穩住身形，可是周圍的漩渦吸力越來越強，最終她還是不由自主的墜入了漩渦的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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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人真是太大膽了，居然敢穿著這樣衣服躺在大街上…」



「可不是嘛，前兩天聯邦政府還鄭重發佈禁令，宣告禁止在公共場合穿著古代衣飾，違者殺無赦。」



「不過我倒是很想要看看穿古裝的女人，虛擬影像系統最近也禁止了含有古代服裝出現鏡頭的影視節目。真可惜了，這麼年輕漂亮的女孩就要被執行古刑處死。」



「到時看處刑程序不是更刺激麼…嘿嘿嘿」



一陣刺耳嘶啞的奸笑聲把月如再次拉回現實，周圍的人群都在對著她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卻沒有人上來幫助她，任由她無力地躺在街心。



（這又是哪裏？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讓開，讓開，我們是聯邦政府下直屬的特別行動員，接到舉報，前來帶走人犯。」



兩個身穿制服，胸前佩戴徽章的男人粗暴地擠入人群，架起月如柔弱的軀體，將她強行塞入路邊繪著聯邦政府官方標記的電磁懸浮車，飛馳而去。



「據聯邦政府密令第五條23款規定：在聯邦勢力範圍內的公共場所穿著古代服裝者，無論所屬，無論職業，無論老幼男女，一律採取古刑：



斬首進行公開處死，判決完畢後在24小時內立即執行，不得赦免。」



聯邦下級法院的首席法官宣讀完審判報告後對著庭外的一位軍官說：



「折花上尉，這女孩的行刑工作就交給你了。」



一位高大偉岸的青年恭敬地從法官手中接過審判書和執行令，將月如押入行刑準備車。



月如似乎被看不見的鐐銬綑綁著手足，她使勁全力卻仍然無法掙脫，只能順從地被折花引彙入車內一間完全封閉的車廂，僅僅通過換氣扇縫隙中的微弱光線，能讓人勉強辨認出車廂內的擺設：



一個圓形的高大木樁，木樁的橫切面上散布著點點紅斑，一想到那可能是多年來無數犯人們留下的血跡月如就不寒而慄，她高超的輕功和鞭術在這一切的一切面前猶如鎖妖塔倒塌那時的妖獸們，是那麼的渺小而微不足道。



在木樁旁倚立的是一柄巨大沉重的斧子，清晨的曙光在其表面反射出死亡的光芒，如同一頭露出尖牙的饑餓獵豹，虎視眈眈地瞪視著即將犧牲在它血盆大口下的獵物。



折花魁梧的黑色身影和銀光閃爍的斧子的搭配讓人想起傳說中手持鐮刀的猙獰死神。月如不禁寒顫了一下。



（我又想起逍遙哥哥了，你現在在哪裏呢？



你知道我將要被處死了嗎？好想在死前再見你一面，這次我絕對不會再向你發脾氣了…）



與李逍遙相處的那一幕幕不斷地在月如的腦海中迴蕩：



第一次被李逍遙打敗而被吊在樹上，「恩將仇報「不慎刺傷李逍遙，比武招親擂台上他的瀟灑身影……太多的回憶如同幻燈片的循環播放，周而復始，永無止境的重複著。



月如感到一陣心酸，後悔自己嬌蠻的大小姐脾氣阻礙了她和逍遙之間的真情，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一切能不能夠挽回呢？



不知不覺間兩行清淚緩緩順著月如的臉龐而滑落，負責準備的折花看到了月如的眼淚，以為她感到害怕，走過來輕聲安慰她：



「別怕，行刑的程序只有一瞬間，妳還沒感覺到疼痛妳的生命就已經終止了。現在請妳配合一下好嗎？



我要把你身上的電子鐐銬解開，換成普通的粗索，請妳不要掙扎，否則行刑準備車內的監控系統會自動對妳的非要害部位放出高壓電，那樣妳受到的痛苦更強烈。」



聽到行刑這個字眼神情木然的月如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並掙扎起來：



「你們為什麼要對我執行死刑？



我不認識你們，我來自有身份的人家，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到這裏！」



折花被月如突如其來的反抗震驚了片刻，但作為歷經風雨的行刑者，他隨即恢復了鎮定，使勁地壓在月如纖弱的身體上制止她的不智舉動，折花的胳膊有意無意的用力將月如小巧玲瓏的身體緊緊抱住，耳鬢澌磨間月如清新的發香傳入折花的鼻端，令人心曠神怡的香氣使折花差點沉醉在其中而迷失……



「你們讓我走……」



她的尖叫還在繼續，可聲音逐漸軟弱下來，最後轉變成充滿委屈的啜泣。



也許是月如無助可憐的少女神情（也許是折花的LOLI控情節？^^）打動了折花，他輕輕充滿愛憐地拍著月如的脊背，幫助她安定下心境



「小姐，對於妳的處決我感到非常抱歉，但這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作為妳的行刑手我會盡量減少妳的痛苦，讓妳安心地走完人生最後的道路，所以妳請求妳的配合。」



折花充滿男性魅力的聲音顫動了月如的心弦，新月般細長的睫毛上晶瑩的雨露悠悠捲動，她臉上激動的神情逐漸平靜轉而流露出絕望的神情。



明白了自己處境的她也變得堅強起來，面臨生死瞬間的她似乎從無知任性的刁蠻大小姐成長為自主成熟的女人。



她努力收起眼淚，讓折花把她的雙手雙腳用粗糙的繩索綁上。



折花細心地讓繩索層層疊疊的盤繞在月如纖巧的柔荑上，盡量不使繩索勒傷她的柔嫩蔥指，卻又不易掙脫。



具有豐富的女子行刑經驗的的他已觀察出月如看似堅強，實則柔弱的內心，知道她不會動逃走的念頭，況且由聯邦特別開發研製的安全系統也值得信賴，當折花溫暖寬厚的手接觸到月如穿著絲襪的蓮足時，兩人的心裏一同生出蕩漾，兩人的目光情不自禁地交接在一起。



月如被折花熱烈的目光看得很不自然，兩片豔麗的朝霞浮上她秀若桃花的玉容，她羞澀地低下頭擺弄著長裙的裙擺，心中動蕩不安。



（為什麼我感到他的目光似曾相識呢？）



月如仍處在驚訝和猶豫之中，折花結實寬廣的身體已經靠上她修長纖細的玉體，把她緊緊地擁入懷中，熱烈地親吻她小巧嬌豔的櫻唇。

漸漸的月如放棄了無用的掙扎，自願接受折花真切似火的熱情。



她身上的晚禮服如天使的羽毛般輕盈地飄落，露出一對緊繃在蕾絲胸罩下傲然挺立的玉乳，隨著月如急促的呼吸而顫抖。



折花的手掌拂過那秀麗的山麓，波瀾不驚的冰川泛起層層波浪，變得火熱而誘人。



月如感到眼前的這個貌不驚人的男子身上的無盡活力和支配力，受到他的感染她勉強擺脫了羞澀和拘謹，心中的感覺告訴她應將全身心毫無保留地獻給能給以她最後快樂的男人。



茂密的草叢中已然濕潤，百合花瓣盛開等待他的進入。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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